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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洛书打假

执法人员现场查扣了 50 本赝品，

并下达了配合检查的通知书，要求两名

店老板携带相关证件到工商部门接受

调查询问。

但杨洛书觉得这并不圆满。

他们只管卖，又是去哪里进货呢？

找到年画造假窝点才行。

随后，在工商执法人员的带领下，

他们照着一个供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

了潍城一个村庄里，几经辗转，才找到

了一家疑似木版年画印刷厂的地点，但

是该厂已是大门紧锁，一片寂静。

由于不能进去检查，最后只能返

回。

这次打假行动暂告一段落，但是

对杨洛书来说，这还是个开始。

“这件事情我还会继续追下去，

该是谁的责任就追查谁的责任。”杨

洛书说，“杨洛书”“同顺德”还有
他的头像，都有经过注册，注册的时

候就是怕有这种情况出现，他们随便

用他的名字、头像，是侵犯了他的商标

权、肖像权、姓名权。他去打假，也是名

正言顺。

杨洛书说，尽管只打了一次假，但

是他就觉得这个活儿不好干，不仅身体

累，心更累，但是还是得打下去，给自己
一个交代，也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年画

造假不仅抹黑了他，也是抹黑了整个年

画市场，他想尽力去擦掉这个污点。

继续追下去

没多久，两家店等急了，便给杨

洛书的外孙女打电话，说货准备好
了，问她什么时候来拿。

这时，杨洛书决定亲自去打假。

他没料到，做年画艺人 70 年来，

他还会多了打假这么一项责任。

“我要去现场看看，看看他们认

不认识我老杨。”

他们跟店主约定好了取货时间，

10 月 9 日上午 9 点。

那天，杨洛书起得早早的，找了

一套自己的真品木版年画带在身上，

就跟女儿还有几个伙计去了地一大

道。同时他还向潍城区工商局进行了

投诉，联系了媒体。

“有媒体跟着拍，不怕他们抵

赖。”杨洛书解释道。

当天，先由杨洛书的女儿去店内

提货，提到货后，潍城工商分局商标

广告科的执法人员随后前去检查。

虽然女儿一口咬定是仿品，但是
店内的销售人员拒不承认是假货，称

是从杨家埠进的货。无奈，他们拨通

了在车内等候的杨洛书的电话，让他

过来现场辨认。

“我翻看仿品，手都是颤的。”

老人说，真品跟仿品一个非常明显的

差别就是，仿品是机器印的，纸张非

常平整，而我的年画是用水印的，因
为有水，纸张肯定有皱褶。而且，仿

品的颜色也不鲜艳，连人物脸上的两

抹胭脂都没有。

对仿品的包装，老人称是仿三年前

的旧版包装，照片，签名、印章也是。以

前他签名就是签“杨洛书”三个字，这两

年，他会加上年龄，例如今年他的签名

是“辛卯年洛书八十五岁”。三年前，他

的图像是戴帽子的照片，现在两年，换

成了不戴帽子的照片了。

老人说，基本是去拜访他的人，

他才签名，这几年身体不好，签名更

加少了。只要是机器印刷的他的签

名，就一定是假的。

面对老人的现场指认，店员又称

他只管卖货，不进货，其他毫不知

情。另一家店也是称毫不知情，原来

一直当真品出售。

现场打假

这事不能这么算了，杨洛书想。

其实，去年他就听作坊中的工人

提起过，周边有的地方卖他的年画，

制作很粗糙，很可能是假的。但是当

时他很忙，作坊中订单又多，他事情
听听就过去了。

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大意
了。

翻来覆去一宿，杨洛书第二天便

将外孙女叫到跟前，给她安排了个活

儿，让她去市场转转，踩踩点，看哪

里有卖假货的，他要亲自去看看。

拗不过外公，她就跟一个伙计去

了市区的地一大道，果真给转出几家
打着外公旗号卖仿品的店。假冒的年

画卖价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带签
名的比不带签名的要贵三四十元。而

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仿品都装在印着

杨洛书头像的包装袋上。

看着仿品正大光明地盗用外公的

名号，她也非常气愤。她现场从两家
店分别预定了 20 套带杨洛书签名的年

画，各交纳了 200 元钱的订金，并让

对方开了有效的票据，称过几天就来

提货。

两家店主都很痛快地打包票说，

没问题，还有很多存货。其中一人还

说，自己跟杨洛书很熟，才能要得到

签名，现在他还存着杨老好几万元的

年画。

市场踩点

最近，84 岁的年画老艺人杨洛书睡

得很不好，内心总有一股气愤蹿上蹿下，

有时候睡到半夜就醒了。

起因是家人给他说的一件事。他的

年画有假货了，在市区火车站地一大道

下面就有卖的。

其实，家里早在 9 月中旬就知道了

这件事，怕他生气，一直拖到国庆节结束
才告诉他。

杨洛书今年已经 84 岁，刻了 70 年

的木版年画，长年累月，脊椎已经变形，

肩膀一直朝右斜，还有头晕的毛病，是因

为脊椎压迫血管导致供血不足，近几年

心脏也不太好，家人怕他知道后气坏身

子。

但最终没瞒住。

家人买回的一套仿品，还是让他给

看到了。

“乍看外面包装还挺精致，像那么回

事，但是一打开，我真气坏了。”杨洛书
说，仿品竟然都不屑用传统年画水印技
法进行印刷，完全是机器流水线生产，而

且还打出了他的名号。

老人说，作为手工活儿，年画印刷是

有严格步骤的，刻版时先刻线版，刻出后

复印数张，作色版的底样，分色后再刻色

版。

然后再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

跑色等，手工印刷。年画是单张用模版套

印出来的。年画印出来后，还要再手工补
点上各种颜色进行简单描绘，这样年画

才能显得自然生动。

对机器印刷的年画，老人很气愤，甚

至用“垃圾货”来形容。“机器印刷将老传

统都抛弃了！你说，这种产品让外地人买

走了，该怎么说咱杨家埠的年画。”

初见赝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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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杨洛书

这仅是开始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杨洛书没想到，自己会在 84 岁这个年头
多了一项“工作”——— 打假。

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晚年，精力好的
时候，研究一下年画。因为他已经有了下一个

“五年规划”，明年年画《水浒》中就不再是单个
的人物了，而要换成有情景的故事篇，这些场
景需要靠他设计。

但是 10 月 9 日，他选择站在打假的位置
上。他为何做出这种决定？10 月 18 日，记者与
杨洛书老人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问题不全在“假”

齐鲁晚报：您这次年画打假，被人称作“草根

维权”，你对此怎么看？

杨洛书：草根不草根，咱是不知道，我是个农

民，没啥文化，但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分得

清，也没糊涂。

现在国家、省里、市里、区里都给我发着补

贴，国家一年就给我一万，让我拿着补贴好好琢磨

年画，传承年画，现在市场有冒着我的名卖年画的

了，你说他弄得好也行，偏偏印得很次，很烂，色

灰扑扑的，一点也不艳，更气人的是，还是用机器

印的，连印年画的基本传统都不去遵守，这不是败

坏杨家埠年画的名声吗？而且好说歹说，我头上也

有一些名，是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还是国家非遗项

目杨家埠年画代表性传承人，你说让外地的人在潍

坊地上买到我的假货，我就丢死人了。

齐鲁晚报：是因为仿品损害了您的利益，您才

打假吗？

杨洛书：损害我的利益是肯定的，我的名字、

肖像，他们都是侵权啊，我孩子也说，现在订单也

少了些。但不完全是(因为损坏了我的利益)。我自

己打我自己假冒产品的假，算是有个名头，我去打

别人年画的假，可能被说成多管闲事。

这次我站出来了，但也希望更多人站出来。不

能让造假的人太狂，这些仿品会坏了杨家埠年画的

名声。往后人们买年画，不敢放心买，都怕买到假

货，就跟现在的收藏市场似的，不好好看就被坑，

不仅买的人累，我们这个行业也就不行了。人们会

说，那个年画之乡，经常出假货。

说实话，这一生我没干别事，就是印年画了，

我很珍惜咱这个名声。 1993 年，我把一块刻于

500 多年前的年画画版，连同 50 块明清画版，捐

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没想别的，就是想让

更多人知道咱杨家埠的年画，知道咱杨家埠有年画

历史。他们不会印年画，可以过来学，我年纪虽然

大了，但是还是可以指导指导他们，但是(机器印

年画)败坏杨家埠年画的行为不行。

不走人情那一套
齐鲁晚报：上次打假的事情有了结果了吗？

杨洛书：结果还没有最终出来。我是 10 月 9

日去市场打假的， 10 月 18 日上午，我自己又去了

趟潍城区工商局，问问处理结果出来了没，结果还

在处理中。这个事情不能简单了之，一定得要个结

果。这次不走人情那一套，一定要分个丁丑寅卯

来。要是不强硬着点，别人就更没什么忌讳，这一

次，弄得响声大一些，有些人可能就知道这是个违

法的事情，就不弄(仿品)了。

就是我儿子、我孙子，干这种事情，印这种烂

货，我也照样追究，一视同仁。杨家埠年画的名声

自己人都不爱惜，谁还爱惜？还怎么去保护、继承

国家的非遗？

齐鲁晚报：打假、维权，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费

时耗力，凭您自己的力量，坚持下去很辛苦吧？

杨洛书：不瞒你说，我上次打假回来，我的外

孙女就接到了两个威胁电话，说让她悠着点，别找

事。我把这事都写进日记里了。谁打的电话咱搞不

清楚，但肯定跟打假这次事件脱不了关系。

我自己去打假，不是说明我闲的。打假听上去

是个好事，但是累得是自己。现在我年纪大了，长

年刻板刻的，脊椎也不好，肩膀一直朝右斜，右手

上有个大疙瘩，现在心脏也有些问题，打假这个事

情确实耗费心力。最近我吃不好睡不好。

也不知道你清楚不， 2005 年的时候，我跟中

国画报出版社打了一场官司，就是关于侵权的，它

们出的《杨家埠年画之旅》用了我好几张年画，没

经过我许可，这场官司我打了一年半，最后对方赔

了 5 万元。期间，也有上头一些人劝我这事情就算

了吧，我觉得这事不能这么算。我觉得凡事是有底

线的，法律定了就得遵守，才能有秩序。

你要是问我以后还打假吗，那是肯定的。有了

这次经验，往后打假还会容易些。但是我现在要好

好照顾自己，才能继续去打假。冯骥才跟我说过三

句话，我现在就是照着做。一是遇到什么事情别生

气，二是好好吃饭保重身体，三是好好搞好业务，

碰到什么麻烦，去起诉。

本报记者 韩杰杰

10 月 9 日， 84 岁的年画艺人杨洛书在潍坊两个年画店现场打假，一时成为关注焦点。

有人看来，在赝品生产渐成产业、维权成本居高不下的现在，靠个人打假仅是杯水车薪。但对老人来

说，打假仅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如此简单。

杨家埠年画是用水印
的，因为有水，纸张肯定
会有皱褶。

▲杨洛书少时就开始做年
画，至今已经七十年。

机器印刷的仿品，画面一般比较平整


